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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车洪才、张敏留学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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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洪才、宋强民共同整理十万张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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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与编辑团队共同打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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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在排版公司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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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与周洪波总编辑参与拍摄《人间真情》栏目

于殿利总经理接受央视《讲述》栏目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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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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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20 日阿富汗总统加尼授予车洪

才教授“萨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杰出贡献

勋章。

普什图语－宣传册.indd   14 15-2-5   下午7:02



15

2015 年 2 月 23 日主编张敏参加“中阿建

交 60 周年招待会”并向阿富汗驻中国大使

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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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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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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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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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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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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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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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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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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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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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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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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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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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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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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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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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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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词典

2014-12-02 

口述  车洪才

整理  周璐彦

王府井大街，我又一次推开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上次来这里，还是 34 年前的事。

商务印书馆，还在王府井大街，还是那个灰色大楼。不过，里

头的格局早就变样了，人也不认得了。

提着一个公文包，我推开拱形玻璃大门。不晓得往哪走，也不

知道该找谁。

传达室的同志叫我上三楼，找外语编辑室。我在 305 门口轻敲

了几声，说有本词典想出版，普什图语。

屋里坐着的小姑娘愣了一下，我解释说，阿富汗国语。她瞟了

我一眼，随口问道：“估计有多少字？”我说，大约两百万字。她

立刻站了起来，说“您请坐，我去找主任”。

外语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来了。我从公文包里掏出几页样稿，把

一份辞书编写经过递给她。

这本词典，是 1975 年全国辞书出版工作会议上列入规划的，

由商务印书馆承办。1978 年，我接到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就曾

来这里跟孙敦汉等老编辑沟通具体问题。

听到老编辑的名字，张文英觉得亲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

件事，没人接头了。

来之前，也有人为我担心，建国后学普什图语的不到百人，这

本词典要赔钱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亏本买卖，商务印书馆会不会

做？

我儿子、儿媳曾私下商量，实在不行，咱就自费出版。我知道后，

坚决反对，那样出书，我以往的工作不都成了个人行为？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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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首先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

张文英看得很仔细，她说词典已经编成了，我接了，但是还需要馆里

开会。“您就回去等消息吧！”

  

学哪种语言，按宿舍分，这么简单，就把一个人的命运定了。

  

得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1959 年 12 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首都国际机场刮着风，直往脖子

里钻。我穿着母亲缝的棉背心，套着国家花 460 块置装费办的深蓝色西服

和呢大衣，登上伊尔 18 飞机。

同行 5 人，都是全国重点大学英语专业 3 年级的学生，我们此行，是

去阿富汗学语言的。

现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航线，当时却要取道俄罗斯。

我们从积雪一尺多深的莫斯科，转机飞往塔什干。途中遇到高山气流，飞

机颠簸得厉害。 

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害怕。同机的两个信使，

神色紧张。

由于天气影响，飞机返回欧姆斯克迫降。我们等了一夜，搭乘 20 多

人的伊尔 14 小飞机前往喀布尔。

使馆的文化秘书开着一辆铁皮吉普车来接我们。车窗外，是低矮的灰

色平房，高鼻子深眼窝的男人留着大胡子，缠着头巾。女人呢，个个从头

到脚用黑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眼睛处留一层黑纱。

我们住在商务处，使馆外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一个套间里，我和张

敏、虞铁根三人住大房间，其余两位同学住小房间。很随便地一分，哪晓得，

学的语言就不一样了。

阿富汗有普什图语和波斯语两种官方语言，均属印欧语系。使馆按照

寝室划分，两人学波斯语，三人学普什图语，这么简单，把一个人的命运

给定了。

那个年代，个人意志在国家需要面前显得很渺小。1955 年万隆会议

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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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到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

北外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中阿建交需要人才，让我去阿富

汗，我说好。阿富汗当时属资本主义国家，那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一到住处，我们就给家里写信，请信使带回北京。可是过了两个月，

还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次年 8 月，陈毅来访，有人才透露，两个信使返回时坐飞机摔死了。

出事的就是我们坐过的伊尔 14。

两个信使惊慌的神情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才知道，这条航线受高

山气流影响得厉害。前一年，也就是 1958 年，郑振铎率领的文化代表团

访阿途中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们是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就像唐僧取经一样。

  

当时的阿富汗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片宁静景象。早上天还没

亮，就能听见从清真寺顶传来毛拉清脆高亢的召祷声。

喀布尔大学还没有集中的校址，各个学院单独在外办学。我们读的文

学院位于新城，一幢二层小楼，一圈平房围成一个院子。

学校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班。老师不会说汉语，用英语教，所以需要

抽调英语专业的学生。普什图语从右往左写，我们看不懂。老师没教过外

国学生，我们问他，有字母吧？从字母教起，再教词汇、句子……

没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了查一个词，我们常常从波斯语查到

俄语，再查到英语，最后英语记住了，普什图语给忘了。一本《普什图语

英语词典》都画满了。我后来编词典那么大的劲儿，就是深知没有工具书

的苦。

我们 3 年学 9 个学期的课程，一天到晚在读书，没有寒暑假。作为第

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我们当时就想着努力学习，像唐僧取经一样，

把普什图语的种子带回来。

我们上街至少须两人同行。这对学语言是不利的。但是没办法，使馆

怕我们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学校也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富汗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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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校园里，阿富汗姑娘很洋气的。她们解开了黑布缠绕的头纱，

露出深棕色的脸蛋。我们一个波斯语老师，阿富汗参议院议长的女儿，上

课的时候，黑罩一脱，上边毛衣，下面裙子，还蹬着高跟鞋，比我们时髦

多了。

我们去市场买东西，讲普什图语，商人非常友好，会自动降价，把你

当自己人看了。说波斯语就不行，学波斯语的两位同学非拉上我们一起上

街。

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很看重。普什图族约

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另外在巴基斯坦有 1200 多万普什图人，印度等国

也有数以万计普什图人。

可惜没能与当地人深交，后来我在使馆工作，好多阿富汗人说中国人

不爱交朋友。其实不是，外交人员不能与外国人保持长期联系，这是制度

上的要求。

  

“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广播学院，张敏、虞铁根等去了外交部。后来，

根据国家需要，我们一直被“借来借去”。

1975 年，国家为了提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形象与地位，制订

了辞书出版计划，其中就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我和张敏等曾被借到国际广播电台，做一档普什图语的节目。1978 年，

商务印书馆找到国际台，问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说，国家需要就弄吧！ 

商务印书馆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老先生，到国际台以座谈的形式，

仔仔细细地跟我们讲词典怎么编、体例怎么搞，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总算入门了！

没多久，张敏调回了国际台，我带着编词典的任务回了广院。一个人

力量有限，我找了学生宋强民当助手。

广院 5 号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桌上一字排开摊着 5 本相

关词典。我们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

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再手写汉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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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词条用的卡片很贵，又没有经费。好在宋强民母亲在街道工作，街

道有个印刷厂，通过她把厂里的下脚料切成 15 乘 10 厘米的卡片，不要钱。

办公室也没有卡片柜，我们把资料柜上下两层的横条钉上竖格，改成

卡片柜。每编完一沓，就插进柜里，上锁。

出版界老前辈陈原说过一句话：“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

的。”圣人不敢想象，但不是人干的，我有体会。很苦，很单调。

这东西，要专心细致，出一点错就要误人子弟。有时候，一天搞不出

一个词。站在窗前，看着正在施工的 12、13 号楼，像搭积木似的，很快

起来了。我们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几年不见成果。

编辞典，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一下就好了。好多历史、文化、民族、

宗教等背景不清楚翻译不出来，就得查资料。查找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

这样，对编词典慢慢培养出感情来了。

  

从没想过放弃，我有一种使命感，国家培养了我，我很感恩。

  

原计划十年完成，前两年编辑孙敦汉偶尔会打电话来询问进度。我们

想着集中两三年时间把初稿弄出来。没想到，远远低估了编写难度。4 年

时间，我们做了 10 万张卡片，只完成了 70%。

1982 年，学校要我去搞生源调查，忙完一阵刚想坐下来，学校又派

我去搞函授。

后来，宋强民调去国际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和我也逐渐断了联系。

未编完的词典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一次路过办公室，我傻眼了——墙面正在粉刷，里面空了！卡片柜哪

去了？搬到对面水房了。柜子还是锁着的，抽屉却撬开了。

哎呀，卡片撒了一地。装修工人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呢，这得多少张卡

片啊！胸口一击，像是孩子被害了的感觉……

发火也没有用，往回捡吧。女儿大学放假，正好在家，蹲地上帮我一

张张地捡。捡了好几箱回来，也丢失了很多。

卡片摞在家里，我都不想碰，一碰心里难受啊！女儿看着心疼，帮我

整理，按照号尽量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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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卡片跟着我搬了三次家，占了大半面墙，家里人从来没怨言。

如果这中间哪个环节稍微动摇下，词典就流产了。

从没想过放弃，这大概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老家在黑龙江海伦市，

解放比较早，每次解放一个地方，学校都组织提灯晚会庆祝。抗美援朝那

会儿，伤员撤回来，我母亲帮着洗志愿军军服。我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

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这个思想根深蒂固。

后来，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丢失的卡片一点一点补回来。

  

使馆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

  

在变化的时代里，后来大家各搞各的工作去了，没人再提起这本词典。

1992 年 4 月，苏联扶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中阿关系实现

了正常化。国家需要既懂英文，又懂普什图语的人去搞外交，找到了我。

张敏当时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做代办，我去负责办公室事务。我重燃

希望，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谁知战事难料。

离我们去阿富汗求学，已经过去了33年。这时的阿富汗，经过抗苏战争，

街上可见被炮火轰炸过的民房。拉巴尼派和古尔布丁派游击队开入喀布尔

抢夺地盘，几乎每天摩擦不断，流弹横飞。

阿富汗人打仗，我们外人很难理解。使馆外，两个士兵坐在凳子上聊天，

聊得亲热。我说你们是哪派的？他俩竟不是一派的。私下是朋友，白天站岗，

晚上放枪，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关系，不是真的交火。

不过放流弹就讨厌了。古尔布丁派要袭击占领总统府的拉巴尼派，我

们使馆和总统府只有一墙之隔，有一天，我们刚进使馆，听到“轰”的一声，

院里的大树中弹了，橘黄色火球砸下来。我们拔腿就跑，刚到一楼拐角处，

一声巨响伴随着大楼的震动，又一颗火箭砸在地上……使馆院里先后落了

13 颗一人多高的灰色火箭，幸好 5 棵大松树挡住了大多数，没有人员伤亡。

当时，爱人跟着我在使馆工作。她在二楼的住所，正对着窗户的单人

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这里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我要是在的话，不死

也得伤了。 

1992 年，8 月 28 日，第一批使馆人员撤退。我把车开到停机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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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大家上了飞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我们的飞机还在半空，一架苏联飞

机从天上来了，刚一着陆，古尔布丁派从山后射来一颗炮弹，苏联飞机中

弹着火了。眼瞅着有爆炸的危险，我拉着张敏冲进车里，一气儿开到使馆，

那一刻真是惊心动魄！

我爱人先我一步，跟着印度大使的飞机一起撤退。1993 年 7 月，我

最后一个撤离。出境时，没想到巴基斯坦的一个随员没有签证。我让他在

机场等，自己叫了出租车直奔外交部。

在外交部门口，我碰到了卡尔扎伊——当时拉巴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后来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我之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他喜

欢穿袍子，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孔乙己”。那天他穿一身西服，戴一

顶船型紫羔皮帽。

他说，情况这么紧张，你跑这儿干吗来了？我说办个签证。

等我赶到机场，已是下午一点。登机时，机上一片掌声。怎么回事？

就等我们了！原来卡尔扎伊坐了同一架飞机，他跟机长说等我们，下一班

要再等一个星期。

这样，飞机晚飞了半小时。要知道，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游击队随时都可发射火箭啊！

  

浪费了最好的 10 年，我对学生讲，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回顾我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只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基本找不到

自主决定个人命运的痕迹。 

“9·11 事件”前后，阿富汗问题进入全球视野，普什图语人才奇缺。

2000 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这一专业的招生，聘请我和张敏等为特聘

教授，我当年已 64 岁。

不由得想到，63、64 年我带过两班普什图语学生。每班 13 个人，有

点像戏班子，师父带徒弟一样。那两班学生毕业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

只有 9 人去了国际广播电台，其他人都改行了，很可惜。

那年，我刚三十出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浪费了最好的十年。

我要把失掉的时光补回来，做出点东西，留给后人。我对后来的学生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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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从 1964 那到 2000 年，中间中断了 36 年，广院没有招一班普什图语

学生。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教材。这时候我从国外找到了普什图语

软件，如鱼得水，这也为后来续编词典打下了基础。

早年入职国际广播电台的学生，目前已全部退休。2000 年、2004 年

入学的两班学生，共 38 名，分别去了国际台、外交部、新华社、总参三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公安部反恐办公室等单位，在不同的岗位使用、传播

普什图语。

  

五十年代的想法和做法，出现在 21 世纪，大家觉得新奇。

  

送走最后一班学生，2008 年下半年，我终于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词典

编写。这时我已经 72 岁。

我准备去厦门，到儿子家里安心编写，只好把卡片统统搬到厦门。家

里人怕丢，不敢托运，每次坐飞机都随身带一部分，沉得要命。

儿子儿媳找人帮我把汉语输入电脑，我自己一点一点添加普什图语，

把十万张卡片的资料输入电脑，电脑都用坏了 3 台。干这个事也很费眼睛，

我做了视网膜脱落手术，总算还能看见。

宋强民在 2000 年生病去世了，没能看到词典的出版，很遗憾。所以，

这个一辈子的事，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活人，也要对得

起死人。她爱人一直关心着词典的进度，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后来，张

敏和我一起埋头干了四年时间总算编完了词典。

2012 年 4 月的一个上午，时隔 34 年后，我再一次敲开商务印书馆的

门……

过了一个月，商务印书馆张文英打电话来——词典选题通过了，我感

觉一块石头落了地。

2015 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这本辞典已列入庆祝项目，将在今

年 12 月出版，现在我每天在加班加点忙着校对。

按照合同规定，每千字稿酬 80 元，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

很多人问我值不值？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能把普什图语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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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 78 岁高龄编成第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很满足，心里很踏实，这就值了。

张敏也很豁达，打趣说，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没跟咱们要钱

就行了。

我这个事情，其实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现在 21 世纪罢了。

媒体报道后，阿富汗全国选举委员会给我送了块奖牌。

把词典编完，我想该养老了，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编译《普什

图语汉语精选辞典》。我说我年龄太大，不好接受了。他们说，车老师，

要是你不接受，这本词典 20 年以后也出不来啊！ 

我和张敏商量，那试试吧。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

（转载自《杭州日报》）

普什图语－宣传册.indd   42 15-2-5   下午7:03



43

The Forgotten Dictionary

Thursday, November 13, 2014 | BY: WEIJING ZHU

Initially an English student, Che Hongcai was sent to study Pashto at 

the University of Kabul in Afghanistan during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hen, he was given the mission to create the first Pashto-

Chinese dictionary. Strangely, the dictionary mission was “forgotten”, 

and Che went from university professor to SARFT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V) employee to envoy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e survived and thrived under every tribulation that comes with such 

delicate work in such a troubled region. With decades of danger and hard 

work, the Pashto-Chinese dictionary is finally set to publish later this 

year.

You enroll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1957. How did you end up going to Afghanistan to study 

Pashto?

One day, after having been enrolled for three years,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formed me t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students to study non-comm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I had been 

selected to study overseas. That was all there was, no personal choice, 

and it was settled; it wasn’t for me to decide. For my generation, it was 

all about accepting arrangements; the state’s order was our personal 

will.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held a two-month training 

session for about 100 students from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who were going to be sent to other countrie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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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ountries. The training was largely ideological education ( 思 想 教

育 ), such a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non-common languages and 

diplomatic principles. We had no idea which language we were going to 

learn, it was only upon registration that the five of us found out that we 

were going to Afghanistan. What language was spoken in Afghanistan? 

We did not know, nor did we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country. Before 

this, almost everyone sent to study abroad went to Russia. People asked 

us: “Afghanistan? Which Soviet satellite state is that?”

What was it like to study Afghanistan in the late 1950s?

We went to university for classes and lived in the embassy rather 

than on campus. Afghanistan was still wary of China, a new socialist 

country, so they were afraid our ideas would influence their students. 

The embassy also preferred to accommodate us. In the beginning, we 

didn’t even know the alphabet. No Chinese had ever learned Pashto 

before. So we learned Pashto in English from a teacher the university 

hired especially for us. There were only three of us and an older Japanese 

person in the class. The teacher didn’t know how to teach us at first. 

He wrote across the blackboard, but none of us could understand. So, 

we asked whether the language had an alphabet. We guided the teacher 

on how to teach us based on our previous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After eight months, we could also choose the regular selective courses 

offered by the literary department of Kabul University.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end of 1959 to 1963, we had no summer or winter holidays. 

We ate and lived in the embassy, and our rules were strict. There were a 

lot of political education meetings. When we went out, we had to leave 

in groups of at least two. Afghanistan was under monarchical rul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at the time. Our lives were peaceful too, centered on 

studying and travelling between the embassy and school. Sometimes, 

we invited Afghan students over to play volleyball. Looking back, it was 

monotonous for a young person. In the embassy, life wasn’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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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different from in China. Of course, in China at the time, the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famin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hina-Soviet 

relationship. We had no knowledge of it, nor did it affect us. It was kept 

secret from us by the embassy. We even went to visit Soviet students in 

the Soviet embassy, thinking we were still friendly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ce, they gave each of us a copy of the works of Khrushchev. After we 

went back, we were criticized: “Why did you even accept it?” Well, 

how were we supposed to know?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back?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all study halted. Students were 

sent to the army in Tangshan to labor, and so was I, in 1968. I did farm 

work and attended military drills every day. It was extremely hard times.

How did you start working on the dictionary?

In 1975, the State Council planned to publish 160 dictiona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CP) was commissioned to publish the Pashto-

Chinese dictionary. CP turned to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for 

help. We desperately needed a dictionary, so we accepted the mission. 

I went back to the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since it provided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compiling a dictionary. We worked on it until 

1982, when the department asked me to research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major. By that time, we already made 

10,000 vocabulary cards that filled over 30 filing cabinets, yet our work 

had to stop.

What was it like to be an envoy to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It was intense. My three years there happened to be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where a lot of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Li 

Peng, Wan Li, and Song Ping visited Pakistan one after another because

Western countries didn’t accept visits. Every time someone came, 

we had to compile a report with facts,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m 

to discuss with Pakistan’s leaders. Each time, we were locked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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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 room to work—an antibugging and anti-photography room. 

Upon leaving the room, not a word of it could be spoken. The report 

was then approved by the ambassador and sent to China via a secret 

telegram.

Sometimes the ambassador had to stay up with us until three in 

the morning to approve our report. When I was in Afghanistan, the civil 

war reached its height. The weapons were aimed a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ut since our embassy was next to it, we wer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mbassy was hit by 13 mortars and would have been 

leveled if it weren’t for the five tall pine trees that sheltered it. I arrived 

in 1992, and by the end of 1993, the war was already a mess. The 

embassy began its extraction. Some of us moved to Pakistan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Then, after the decision for full extraction came, 

I went back to Afghanistan one last time and left some money to a 

dependable local Afghan to take care of the embassy.

Did you feel you’d been forgotten?

(Laughs) Yes. It was only after I was interviewed, that people 

remembered me. No one knew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and no one 

remembered me. But you can’t really say the country forgot. China has 

changed so much, even the leadership has changed so many times, who 

would remember that a single dictionary was supposed to be published?

Some say the pay of 80 RMB per 1,000 words is too low.

(Laughs) Honestly,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e pay. We wanted to 

leave something for future Chinese, a work that can be passed on. If we 

just did it for the money, we would’ve given up long ago.

普什图语－宣传册.indd   46 15-2-5   下午7:03



47

媒体对《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报道统计

一 纸媒、网络媒体报道

1.  国家任务，《人物》第 02 期，2014.2.20

2.  国家任务（转载自《人物》杂志），搜狐网，2014.2.20

3.  国家任务（转载自《人物》杂志），共识网，2014. 3.3

4. 车洪才 : 被遗忘的国家任务 36 年编写《阿富汗语词典》，大佳网，

2014.3.4

5. 被遗忘的国家任务：教授 36 年编 250 万字词典 每千字 80，凤凰网，

2014.3.4

6. 1978 年国家立项编纂阿富汗语词典任务 中传教授车洪才 36 年完成，观

察者网，2014.3.3

7. 36 年，国家忘了我，我没忘国家任务，21CN 新闻网，2014.3.4

8. 他用一生编写一部被遗忘的词典，凤凰网，2014.3.5

9. 车洪才完成被遗忘的“国家任务”，新浪网，2014.3.7

10. 《人物》杂志采访报道我校特聘教授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网，

2014.3.7

11.  77 歲車教授 36 年編撰完 250 萬字阿富汗語詞典（转载自《长江日报》），

人民网，2014.3.7

12.  77 岁车教授 36 年编撰完 250 万字阿富汗语词典（转载自《长江日报》），

中国新闻网，2014.3.7

13.  36 年完成被遗忘的国家任务，北青网，2014.3.12

14. “编舟人”车洪才，法治周末网，2014.3.19

15.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被遗忘 36 年后出版 老教授车洪才书写诚信的最好

力证，前瞻网，2014.4.8

16.   教授花 36 年完成编纂辞典  国家任务几乎被遗忘，环球网，2014.4.8

17.  36 年磨一剑 教授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出版，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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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8

18.  77岁教授花 36年编词典：国家忘了 我没有忘（转载自“中国新闻网”），

四川新闻网，2014.4.9

19.  教授花 36 年編纂 250 萬字辭典 將於今年出版，人民网，2014.4.9

20.  36 年坚守词典任务为何让人感动，光明网，2014.4.9

21.  感悟车洪才教授 36 年的坚守，河北新闻网，2014.4.9

22.  谁来救赎被遗忘的“国家任务”，腾讯网，2014.4.9

23.  车洪才 36 年坚守不寻常，搜狐网，2014.4.13

24.  国家情怀当是“车洪才们”的金属品质，陕西传媒网，2014.4.14

25. 文化研究应在市场冷暖中淡定—车洪才教授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

典》引发的思考，光明网，2014.5.8

26.  The forgotten book of words，《中国日报》（非洲版），2014.10.24

27.  The forgotten book of words，《中国日报》（欧洲版），2014.10.24

28.  Word by word，《中国日报》（亚洲版），2014.10.31

29.  The Forgotten Dictionary，《汉语世界》第 05 期，2014.11.13

30.  阿富汗词典，《杭州日报》，2014.12.2

二 电视媒体

1．境内媒体

① 国家任务，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走基层》栏目，2014.7.14-7.17

第一期 编词典的老人

第二期 不为人知的国家任务

第三期 退休教师坚持 36 年完成国家任务

② 车洪才：国家任务，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2014.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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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a diplomatic dictionary decades in the making, 路透社报道，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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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致力于出版除英语之外的外语工具书、教材教

辅、注释读物以及语言学、翻译学等学术专著。

外语室以出版精品图书为己任，目前涉及语种涵盖日语、韩语、法语、

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梵语

等 40 多种通用和非通用语言。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我们的责任就是担当联通地球村的信使，努力成

为您学习外语、对外交流和了解世界的良师益友。

商务印书馆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2

网址：http://www.cp.com.cn

豆瓣小站：商务印书馆

天猫：商务印书馆官方旗舰店

微博：@ 商务印书馆 微信：shangwu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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